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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02—2004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联合对景德镇明清御

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明代遗迹和一大批明代遗

物，获得了重大成果。御窑遗址北侧发掘区发现的围墙、院墙等遗址是研究御窑

范围和御窑布局的重要资料 ；珠山北麓的成组葫芦形和南麓的馒头形窑炉遗迹，

对研究明代御器厂烧成技术的渊源、演进及其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小

坑、小堆、片状堆积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十分重要的遗迹或堆积形式，它们

揭示了明代早中期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这次发掘出土的明代御窑瓷器绝大

部分是落选的御用瓷器，而彩、釉的缺陷是其落选的主要原因。这批瓷器种类较

多，是这一时期的制瓷水平的代表，其中有相当部分见于以往的考古发掘品和传

世品中，也有一部分属首次发现的珍品。这些考古发现，填补了以往考古发掘资

料、传世品和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了明代御器厂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将进一步

推动明代御窑的全面、深入研究。

关键词  御窑遗址  墙遗迹  窑炉遗迹  落选御用瓷器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产区之一。明、清两代的御窑产品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

平。文献记载及研究成果表明，御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明王朝灭亡后，御窑为清王朝

所有，直到清王朝灭亡。该窑前后延续了542年。废弃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在遗址上的频繁

活动及不断开发，御窑设施和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其上建满了办公大楼、民宅和商店等。

遗址位于现景德镇市中心的珠山地区，三面被道路环绕，呈南宽北渐窄的长梯形分布。该遗址

周长约为1100余米，总面积约为54000平方米〔图一〕。

为了深化对明清御窑的研究，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2002－2004年对景

德镇明清御窑遗址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
。发掘的具体地点在珠山北麓（御窑遗址的东

* 本文为作者遗稿，此次发表保持了论文原有的形式，除非特别需要补充之处，没有增加注释。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2004年的发

掘》，《考古》2005年第7期，页35－4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镇明

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5期，页4－47；刘新园、权奎山、樊昌生：《江西省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考古发掘获重

大成果》，《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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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和珠山南麓（御窑遗址南部的西边）。发掘面积共

计1578平方米，最深的探方达5米余。出土了一批明代

遗迹和一大批明代遗物，获重大成果，解决或初步解决

了明代御窑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

一  围墙遗迹与御窑范围

围墙遗迹主要有两道，即第1号墙和第15号墙。均

以匣钵片和残窑砖等材料砌制而成。第1号墙〔图二〕，

基本为东西走向，被揭露出的长度为26米，宽0.8米左

右，残高0.25－0.50米左右。其外侧齐直，内侧坍塌不

甚规整。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墙夹杂的瓦片等推断，应为

明代初期建筑。从墙的建材、砌法、厚度、形制及所在位

置分析，遗迹很有可能是明代初期建筑的御器厂北围墙

的一部分。第15号墙，基本为南北走向，被揭露出的

长度为4.94米，宽0.8米，残高0.6－0.88米。在该墙的

外侧（西侧）还砌有2个垛墙。该墙砌建在元代明初地层

之上，叠压在明代宣德早期地层之下，可知其年代应为

明代初年，下限不超过宣德时期。据其宽度和砌设有垛

墙推测，它可能是明初御器厂西围墙的一部分。

御窑的大致范围可以说还是比较清楚，但具体范

围，即它的围墙在何处，还不是很清楚。这两道围墙的

发现，基本可以确定珠山北麓（御窑北部）明代初期御窑的北界和西界。这一发现还证实明代初年的

御窑范围要比清代大得多。考古资料证实，清代御窑的范围缩小，北围墙南移到珠山下。

二  院墙遗迹等与御窑的布局

这次发掘在珠山北麓北、西围墙里还发现了多道院墙遗迹和一组窑炉等遗迹。

院墙遗迹较为重要的是第2号墙和第13号墙。墙体均以匣钵片等材料砌制而成。第2号墙被揭

露出的长度为9.6米，宽0.8－0.85米，残高0.40－1米。内外侧齐整。西部有一砖砌的门道。从地层

叠压关系和墙内夹杂的瓷片推断，其年代为明代初年。从建材、砌法、宽度、形制及所在位置分析，

它有可能是北围墙内的院墙。第13号墙被揭露出来的部分为矩尺形，夹角为82度，基本为东西、南

〔图一〕 御窑遗址位置图

〔图二〕 第1号墙遗迹 （02JYⅠQ1，局部）

图例： 明、清御窑厂遗址范围

    2002－2004年发掘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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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走向，被揭露出的总长度为27.6米，宽0.6米，残高0.5－1.66米。转角处用砖砌，每隔约6.5米左

右便在墙体中砌一砖垛，以加固墙体。在东西向墙下部、距转角8.4米处留一高0.35米、宽0.2－0.3米

的孔洞，洞左右壁为砖砌。该墙建于明代初年地层之上，叠压在明代宣德早期地层之下，在墙体砌

制材料中还发现明代洪武初烧造的板瓦。由此可推断其年代为明代初年，下限不超过宣德时期。据

其规模、形制和墙下部留有的孔洞来看，该墙很有可能是院墙。

此外，在这里还发现了一组明代洪武至永乐时期的窑炉遗迹；宣德时期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小

坑；宣德时期的原生窑业堆积；成化、弘治时期落选御用瓷器的小型片状堆积和二次窑业堆积等。

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陶书》（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等文献记载，明代御器厂的建筑、设施

等均在珠山以南，而涉及珠山以北，文献记载基本为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珠山以北没

有御器厂的建筑、设施，最多是堆放一些窑业垃圾。可通过这次发掘，在珠山以北发现了院落、窑炉

等遗迹，说明明代初年（洪武至永乐时期）珠山以北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考古资料表

明，永乐以后这里的设施（窑炉）、建筑（院落）被废弃，成为堆放窑业堆积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场

所。但仍然是属于御器厂的范围。

三  窑炉遗迹与烧成技术

这次发掘，在珠山北麓（御窑遗址的东北部）和珠山南麓（御窑遗址的南部西边）各发现了一组窑

炉遗迹。

在珠山北麓发现的一组是七座，均为葫芦形窑。形制结构一致，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前

室、后室、护窑墙等部分组成，以楔形砖砌成，窑床前低向后渐高，倾斜度为8－10度，整体斜长（不

含窑前工作面）10米余，前室宽3.2－3.28、后室宽2.14－2.28米。这七座窑炉遗迹排列整齐，左右相

连，是一个整体。其中第六号窑遗迹保存比较完整〔图三〕。其窑前工作面长4.8米、宽6.2米，由窑

渣、瓷泥、红烧土、木炭灰混合垫成；窑门宽0.7米、残高0.6米，呈“八”字形向外弧撇，窑门处作缓坡

状；火膛呈半圆形，进深1米，最宽处为3.2米，在火膛后有一道砖砌的墙，高与窑床前沿平，厚0.4

米，仅残存两端；墙后即是窑床，系在平地上以窑业废弃物和土等垫成，其前沿用残瓦、匣钵片、

废窑砖砌成，起挡土作用；前窑与火膛合成一个圆形空间，进深1.46米、宽3.2米；后室左右两壁略

外斜，后部弧形内收，长6.9米、宽1.96－2.28米；窑门、火膛、前室、后室皆以楔形红砖横向错缝平砌

而成，砖长0.27－0.3米，厚0.06－0.07米，大头宽0.14－0.15米、小头宽0.1－0.12米，窑壁厚0.3米，

残高0－0.5米；窑床倾斜度为8度，由窑门至后室斜长10.66米。该窑壁外侧有一道宽约0.14－0.44米

的护窑墙，以残砖、碎片和匣钵片砌制而成，砖大多采用“人”字形斜砌法，而匣钵片则采用平式叠

砌，中间杂有碎瓷片、碎砖块和红土等，南侧护窑墙中还夹砌一块永乐时期的长方形白瓷砖。护窑

墙残高0－0.4米。这七座窑炉遗迹均叠压在明代宣德时期的地层之下，窑床前沿挡土墙的砌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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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较多的明代洪武早期烧造的板瓦。由此可见，这七座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代洪武至永乐时期。

在珠山南麓发现的一组是十四座；均为馒头形窑。形制结构一致，由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

窑室、烟道、排烟孔、烟囱、护窑墙等部分组成，皆以小砖砌制而成。规模较小，通长（不含窑前工作

面）3.8－4.1米，窑室宽2－2.3米。其形制结构，窑门呈“八”字形向外弧撇；火膛呈半圆形，左右两

角封住；火膛低于窑床，窑床平整，窑室左右两壁较直，窑床后有一低于床面的横向烟道，与排烟

孔相连；后壁下设有六个排烟孔，与烟囱相通；烟囱下部平面呈横长方形，与窑室同宽；砖长0.22

米、宽0.08米、厚0.04米；壁厚一般为0.22米。窑壁外侧有以砖等材料砌制的护窑墙。其中第14号窑

遗迹保存基本完整〔图四〕。其通长4米；窑门宽0.54米、残高0.48米；火膛进深0.46米、最宽处2.02

米、低于窑床面0.42－0.52米；窑室平面呈横长方形，长1.38米、宽2.02米；烟道长2.02米、宽0.22米、

深0.18米；后壁厚0.4米，壁下有六个烟火孔，两侧的略大，宽0.16米、高0.12米，中部四个略小，

宽、高均0.12米；烟囱长0.35米、宽2.02米，后两角为弧形；窑壁残高0.1－0.68米。这十四座馒头窑

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上下三座窑炉遗迹叠压打破的情况，说明其延续的时间较长。这十四座窑炉遗

迹均叠压于明代万历至清代初年地层之下，明代宣德时期的窑业废弃物又堆放在最下层窑炉遗迹的

护窑墙外。由此可推断，这批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代宣德至万历前期，最上层的八座有可能是明代

嘉靖至万历前期的。

这两组窑炉遗迹都发现于明代御器厂内，文献中曾对御器厂的窑炉有过记载，但没有记载其在

御器厂内的具体位置，那么这两组窑炉遗迹的发现就很重要了，为探讨和研究御器厂的布局提供了

新资料，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两组窑炉的时代是衔接的，说明明代洪武至永乐时期御器厂的窑炉

区在珠山北麓，即御器厂的东北部，使用的是葫芦形窑；宣德至万历时期御器厂的窑炉区转移到了

珠山南麓西侧，即御器厂的南部西边，主要使用馒头形窑。由此揭示了明代御器厂布局的变化和烧

成技术的演变。第三，葫芦形窑早在元代景德镇湖田窑时（民窑）就开始使用了，说明御器厂初创时

期烧成技术源自于本地的民窑。但它不是照搬，而是进行了改造。元代葫芦形窑窑体较窄长，前室

〔图四〕 第14号窑炉遗迹 （04JYⅡY14）〔图三〕 第6号窑炉遗迹 （04JYⅠY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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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室的大小比例悬殊，而明代御器厂的葫芦形窑整体长度缩短，前室与后室大小比例缩小。这样

的改进更有利于瓷器的烧成。第四，馒头窑是明代以前北方地区烧造瓷器普遍使用的窑炉形制，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不使用这种窑炉。明代宣德及其以后御器厂采用馒头窑，可能同它烧造品种的

多样化和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有一定的关系。明代御器厂使用馒头窑，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拿

来，而是对其形制、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普通馒头窑窑体较大，窑床前高向后渐低，一般为

三个烟囱。而明代御器厂的馒头窑窑体较小，通长在4米左右，宽2米左右；窑床平整无坡度，设

一个横长方形的大烟囱，并且在窑床与后壁之间增设了凹下的烟道，这是以往馒头窑所不见的新

情况。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解字”条引陈学乾《陶政录》载：御器厂“为窑六，曰风

火窑，曰色窑，曰大小爁熿窑（连色窑共二十座），曰大龙缸窑（十六座），曰匣窑，曰青窑（四十四

座）。”（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色窑造颜色”，爁熿窑可能是烧低温颜色釉的，大龙缸窑是烧龙纹大

缸的，匣窑烧匣钵，“青窑系烧小器”。这六种窑应都是在御器厂遗址发掘出土的那种馒头窑。在发

现的十四座馒头窑遗迹中，据窑壁烧结的程度可分辨出青窑和色窑（含爁熿窑）：有的燃烧痕迹很严

重，壁内侧挂满了厚厚的“窑汗”，这类窑可能就是专门烧高温小件器物的“青窑”；有的燃烧痕迹很

轻，壁内侧没有“窑汗”生成，这类窑可能就是专烧低温颜色釉或烘彩的爁熿窑或色窑。值得注意的

是，这二类窑炉的形制、结构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馒头窑每次能装烧多少件瓷器呢？根据目前出

土的窑炉遗迹还无法测算出来。文献上却有一些记载。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窑制”

条载：青窑、色窑“制员而狭，每座止容烧小器三百件。”这显然是一个平均数。在“窑制”条下陆万垓

的续补内容中提到：青窑“每座烧盘碟中样器，止烧二百多件，稍大者一百五十六件；大碗二十四

件；尺碗二十件；大坛止烧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同时陆万垓又对装烧大龙纹缸的龙缸窑

的装烧数量作了记录：“鱼缸大样、二样者，止烧一口；瓷缸三样者，一窑结砌二台，则烧二口。”

文献中除了记载装烧数量之外，还记载了每烧一窑用柴的数量、烧成时间、坯件装烧方法等。但陆氏

没有记录窑炉的具体形制，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馒头窑遗迹刚好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憾。

所以，这批窑炉遗迹的发现，对研究明代御器厂烧成技术的渊源、演进及其成就均具有重要的

学术意义。

四  小坑、小堆、片状堆积与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

明代对御器厂烧造的御用瓷器的要求、拣选十分严格，有一点点缺陷的都不准解运进京给皇帝

使用。于是在烧成的御用瓷器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落选器。这些落选的御用瓷器也不得民间使用，

不能出售，大多都是将其打碎掩埋在御器厂内。这些小坑、小堆、片状堆积就是因为掩埋落选御用瓷

器而留下的遗迹。

小坑，共清理29个，大多是特意挖成，平面呈圆形或不规则圆形，直径0.4－0.81米，深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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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米。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推断，小坑的年代均为明代宣

德时期。但小坑里掩埋的落选御用瓷器不全是宣德时期的。

据初步整理的结果，29个小坑里出土的落选御用瓷器，其

中6个坑是宣德时期的，22个坑是永乐时期的，1个坑是洪

武时期的。永乐、洪武时期的，原存放在库房中，当时没有

处理，是宣德初年清库时清理出来打碎掩埋的。下面举几个

例子：

第12号小坑，直径0.56米，深0.23米，出土永乐时期的

碗、盘、靶盏、梅瓶等40余件，梅瓶竟多达5件。

第8号小坑〔图五〕，直径0.65米，深0.12米。

第14号小坑〔图六〕，直径0.53米，深0.21米。

第22号小坑，直径0.59米，深0.12米，出土永乐时期的

红釉碗、盘、靶盏共计48件。

第21号小坑〔图七〕，直径0.8米，深0.1－0.26米，出土

宣德时期的红釉、白釉、仿哥釉瓷器52件，器类有碗、盘、靶

盏、梨形壶等。

小堆，共清理了2个，均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后堆在

一起掩埋的。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直径0.4－0.5米，高

0.2米左右。小堆和堆内的瓷器均是宣德时期的。第1号小堆

〔图八〕，平面基本呈圆形，底径0.5米，高0.2米，出土的

瓷器品种有孔雀绿釉、洒蓝釉、红釉瓷器，器类有梅瓶、梨形

壶、大罐、碗、盘等10余件。

片状堆积，共清理了10个，均是将落选御用瓷器打碎

后顺窑业堆积形成的山坡倾倒而形成的，有的面积比较大，

有的则比较小，堆积层均较薄，形状很不规则。在10个片

状堆积中，宣德时期的2个，成化时期的5个，弘治时期的3

个，堆积的时间和堆积内瓷器的时间基本一致。下面举几个

例子：

第9片状堆积，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南北宽0.7米，东

西长1.28米，厚0.02－0.12米，出土的瓷器品种有白釉、青花、

红釉、仿哥釉、仿龙泉青釉瓷器，器类有碗、盘、爵、炉等，共

计38件，其中4件白釉瓷爵极为珍贵。年代属于宣德早期。

〔图五〕 第8号小坑 （02JYⅠK8）

〔图六〕 第14号小坑 （03JYⅠK14）

〔图七〕 第21号小坑 （04JYⅣK21）

〔图八〕 第1号小堆 （04JYⅡ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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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片状堆积〔图九〕，平面略呈椭圆形，直径1.2－1.8米，厚0.08－0.29米，出土的瓷器品

种有青花、蓝釉、白釉瓷器，器类有缸、碗、盘、梨形壶等，共计10余件，其中宣德青花龙纹大缸十

分罕见。年代为宣德时期。

第4片状堆积〔图十〕，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10米余、南北长6米余，由南至北（由坡上至坡下）

逐渐增厚，最厚处达0.2米多，出土的瓷器品种主要有青花、斗彩、仿宋官青釉瓷器等，器类十分丰

富，有碗、盘、罐、瓶、鹤颈瓶、觚、炉等。年代为成化时期。

第5片状堆积，平面略呈横长方形，东西宽9米、南北长2.6米、厚0.05－0.25米，出土的瓷器品种

主要有青花，白釉、黄釉瓷器等，器类有碗、盘、罐等。年代为弘治时期。

这种小坑、小堆、片状堆积是中国古代御窑（官窑）遗址所独有的遗迹和堆积形式。通过它们可了

解御窑对落选御用瓷器的处理方式及其演变，进而探讨御窑的管理制度。

从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看，明代宣德至弘治时期御器厂对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方式是这样

的：宣德早期处理库存洪武、永乐时期落选御用瓷器，均是在较平的地方挖小坑掩埋，小坑比较规

整。宣德中晚期处理宣德时期落选御用瓷器的方式多样化，有小坑、小堆、小面积的片状堆积，均倾

倒在宣德时期的窑业堆积层上，上面覆盖的也是宣德时期的窑业堆积层；小坑不甚规整，有的可

能就是倒窑业废弃物时自然形成的窝窝；片状堆积面积比较小。成化、弘治时期是采用大面积倾倒

的处理方式，片状堆积的面积颇大。由上述可见，宣德早期处理永乐、洪武时期落选瓷器是集中处

理，比较严格、认真；宣德时期处理宣德时期的，是随时、分散处理，仍比较严格；成化、弘治时期

是集中处理，较此前要草率一些
‹1›
。这一处理方式的变化，正反映了御器厂对落选御用瓷器管理、

重视程度的改变。所以，小坑、小堆、片状堆积在御窑遗址是一种很重要的遗迹或堆积形式，其学术

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1›  权奎山：《江西景德镇明清御器（窑）厂落选御用瓷器处理的考察》，《文物》2005年第5期，页54－63。

〔图十〕 第4片状堆积 （03JYⅠP4）〔图九〕 第10片状堆积 （04JYⅣ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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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瓷器与以往的发掘品、传世品

这次发掘出土的明代御窑瓷器相当丰富，绝大部分是落选的御用瓷

器，出土于小坑、小堆、片状堆积中；少量的是在烧成过程中就烧坏了，

随残匣钵、窑渣等一起清理出来的，出土于窑业堆积的地层中。年代基

本都是明代早中期的，以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时期的数量最多，另有

小量的为洪武、正德时期。小坑、小堆、片状堆积中出土的大多都可复

原，有很多都能修复起来。其种类较多，有青花釉里红、釉里红、红釉、

黑釉、紫金釉、蓝釉、洒蓝釉、白釉、黄釉、孔雀绿釉、青花、斗彩、仿哥釉、仿

宋官青釉、仿龙泉青釉瓷器等。永乐时期的绝大多数为红釉和釉里红，

少数为青花釉里红、黑釉、紫金釉等；宣德时期的主要为白釉、红釉、仿哥

釉，另有少量的青花、蓝釉、洒蓝釉、孔雀绿釉等；成化时期主要为青花、

斗彩、仿宋官青釉；弘治时期主要为黄釉、白釉，另有少量的青花等；正

德时期主要是青花。器类也较丰富，有梅瓶、瓶、玉壶春瓶、梨形壶、僧帽壶、大罐、罐、缸、碗、盘、杯、

靶盏、盒、调色碟、炉、觚、爵、花盆、盆托、栏板和瓷砖、板瓦、滴水等。胎细腻，釉莹润，装饰技法有刻

花、印花、笔绘等，纹样以龙纹最为常见。部分器物上印制、刻写或书写年款。永乐时期少数瓷器上

印制或刻写“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宣德时期部分瓷器上印制、刻写或用青料书写“大明宣德年制”或

“宣德年制”楷书或篆书款；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的瓷器上多用青料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弘治

年制”、“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也有无“大明”二字的四字楷书款
‹1›
。

可以说在这批瓷器中有相当部分见于以往的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中，但也有一部分未见于以往

的考古发掘品、传世品中，属于首次发现，是极为珍贵的佳作。现择其主要的介绍如下，并将以往

考古发掘品或传世品中存在，但数量极少的罕见之作也一并介绍如下：

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图十一〕，高34.1厘米。小口，丰肩，腹逐渐内收，近底又微外

撇。外施白釉，釉下饰云龙纹，上部为青花和釉里红祥云纹；中部为釉里红云龙纹；下部为青花海

水纹。永乐梅瓶在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见有白釉、青花者，而以钴样（青花）和铜红料（釉里

红）同时绘画云龙海水纹者不见，本次发掘也仅出土这一件，是孤品。

永乐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高34.2厘米，形制和纹样与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相同，所不同的

是，纹样全是以铜料绘画（釉里红）。这也是以往所不见的，本次发掘出土四件。

永乐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图十二〕，高9.2厘米、口径25.5厘米。碗敞口，斜曲壁，深

腹，圈足。里施红釉，外施白釉，釉下以铜红料绘画双龙赶珠纹。内底心刻“永乐年制”四字篆文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著：《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文物出

版社，2009年。

〔图十一〕 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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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不甚清晰。这种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也是以往所不见

的，属首次发现，本次发掘仅出土两件。

永乐里白釉外釉里红大碗，高7厘米，口径20厘米。敞

口，斜曲壁，深腹，圈足。里施白釉，外施白釉，釉下以铜红

料绘画双龙赶珠纹。仅此一件，也是首次发现。

永乐里白釉外釉里红小碗。侈口，曲壁，深腹，圈足。里

施白釉，外以铜红料绘画双龙赶珠纹。本次发掘出土两件，也

是首次发现。

永乐里红釉外点釉里红大碗。高6.6厘米，口径20厘米。

敞口，斜曲壁，腹较深，圈足。里施红釉，外施白釉，釉下用

铜红料点绘彩点。这类碗不见于以往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

本次发掘仅出土一件。

永乐釉里红云龙纹靶盏〔图十三〕，高10.6厘米、口径16.4

厘米。侈口，曲壁，深腹，高把。内外均施白釉，外釉下用铜

红料绘画双云龙纹，内壁印制双云龙纹。内底心印“永乐年制”

四字篆文款。这类靶盏时有发现，但外为釉里红云纹，内印双

龙纹，又有年款者十分罕见。

永乐红釉刻花云龙纹梅瓶，高33.8厘米。其形制和纹样与

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相同。所不同的是，施红釉，花纹全是

刻制的。它也是以往所不见的，本次发掘出土两件。

永乐红釉梅瓶，高33.9厘米。形制同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

瓶。其外通体施红釉，无纹饰。为以往的资料中不见，本次发

掘仅出土一件。

永乐红釉僧帽壶〔图十四〕，高19厘米。有盖，流较长，

扁形柄，粗颈，圆形腹，圈足。僧帽壶以往永乐时期见有白

釉、青花的，红釉者还是第一次发现，也十分珍贵。

永乐红釉梨形壶，高12厘米。壶有盖，直口，垂腹，高

圈足，长曲流，扁圆柄。壶外通体施红釉。梨形壶比较常见，

以往永乐时期发现有甜白釉、黄釉锥绿的，红釉的还是首次发现。

永乐红釉靶盏，高10.1厘米、口径15.9厘米。侈口，曲壁，深腹，把形足。内外通体施红釉。

内侧底心处印有清晰的“永乐年制”四字篆文款，这是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品中“永乐年制”款

中最清楚的一件，十分难得。

〔图十三〕 永乐釉里红云龙纹靶盏

〔图十四〕 永乐红釉僧帽壶

〔图十二〕 永乐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

书籍1.indb   14 14-11-19   下午12:58



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015

永乐红釉印花盖盒〔图十五〕，高10厘米，直径19.8厘米。盒

为子母口，壁略曲，圈足。外施红釉，内挂白釉。外侧釉下隐约

可见印花折荔枝和卷草等纹样。此种盒也未见诸传世品和以往的

发掘资料中，本次发掘出土两件，纹饰不尽相同，均为永乐时期

之珍品。

永乐黑釉划花鼎式香炉〔图十六〕，高21.2厘米。直口，双立

耳，鼓腹，圜底，三柱形足。内外通体施黑釉。口部划饰回纹，

肩部饰菊瓣纹。黑釉瓷器在明代御窑中极为少见，这种香炉乃是

永乐时期之孤品。

宣德红釉樽式炉〔图十七〕，高12.8厘米。直口，筒形，下置

三兽足。内施白釉，外施红釉。这种形制的炉，见有白釉的，红

釉的十分罕见。

宣德洒蓝釉刻花海水云龙纹大罐〔图十八〕，高30.5厘米、口

径22厘米。直口，圆唇，矮领，丰肩，鼓腹，平底。内施高温

白釉，外施低温洒蓝釉，外侧刻饰海水云龙纹。底外侧用青花料

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双圈款。这种大罐在以往的考古发

掘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是首次发现，是孤品。

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梅瓶〔图十九〕，高32.4厘米。小口，圆

唇，短颈，丰肩，鼓腹，平底。灰白胎，内施高温白釉，外施低

温孔雀绿釉，以青花料绘鱼藻纹。外底用青花料书写“大明宣德年

制”六字楷书款。这种形制的梅瓶在宣德时品种比较多，有青花、

红釉、青釉、白釉、瓜皮绿釉等，孔雀绿釉乃是新发现，仅此一件。

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梨形壶〔图二十〕，高10.8厘米。盖已

佚。直口，溜肩，垂鼓腹，高圈足，长曲流，柄残。灰白胎，内

施高温白釉，外施低温孔雀绿釉，用青花料绘鱼藻纹。底外侧用

青花料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这种形制的梨形壶在宣

德时期有青花、红釉、黄釉等品种，孔雀绿釉还是首次发现，也仅

此一件。

宣德青花花卉纹果碟〔图二十一〕，高3.5厘米、口径22.7厘

米。敞口，曲壁，矮圈足。内侧中部呈圈足状，周围分六个部

分，隔墙作曲线形。内外通体施白釉，内外侧均用青花料绘画出

花卉纹。青花果碟为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和传世品中所不见，本

〔图十五〕 永乐红釉印花盖盒

〔图十六〕 永乐黑釉刻花鼎式香炉

〔图十七〕  宣德红釉樽式炉

〔图十八〕 宣德洒蓝釉刻花海水云龙纹大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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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掘出土多件。

宣德仿哥釉小罐，直口，矮领，

鼓腹，平底。灰色胎，灰白色釉，釉

面开满细碎纹片。底外侧刻“大明宣

德年制”六字楷书款。罐造型有多棱、

六棱、四棱和无棱四种，高9.5－11厘

米。宣德仿哥釉瓷以往已有之，但这

种小罐却是首次发现。

成化青花凤纹鹤颈瓶〔图二十 

二〕，颈上部残，残高38厘米。长细

颈，丰肩，球形腹，卧足。以青花料

绘画凤纹和花草纹等。鹤颈瓶在以前

御窑遗址的发掘中已有出土，有的还

可以复原，但不见于传世品中。此种

造型的瓶，在12世纪朝鲜半岛的高丽青瓷中就已经有了，成化鹤颈瓶有可能是仿高丽青瓷的同类

器。它是研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

成化斗彩灵芝云纹碗〔图二十三〕，口径14.8厘米。侈口，曲壁，深腹，圈足。外侧绘画灵芝云

纹，该纹饰是先以青花料在胎上绘出花纹的轮廓，然后施透明釉，入窑以高温烧造；出窑后，在釉

上填上黄、绿、红三种彩色，再入窑以低温烘烧而成。底外侧以青花料书写“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这

次发掘出土成化斗彩瓷器较多，器形有罐、碗、鸡缸杯、杯等，此件碗基本完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成化斗彩鸡缸杯〔图二十四〕。残，侈口，曲壁，深腹，卧足。花纹还残存一鸡和部分山等。鸡

〔图十九〕 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梅瓶 〔图二十〕 宣德孔雀绿釉鱼藻纹梨形壶 〔图二十一〕 宣德青花花卉纹果碟

〔图二十二〕 成化青花凤纹鹤颈瓶 〔图二十三〕 成化斗彩灵芝云纹碗

〔图二十四〕 成化斗彩鸡缸杯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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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杯非常珍贵，有传世品，但实物难得一见，以前在御窑遗址发掘中出土过没有斗彩的半成品。此

杯是斗彩落选御用品，很珍贵。

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其他一些少见或罕见的精美瓷器。如永乐白釉印花碗，宣德青花应龙纹方

盒、白釉爵杯、白釉樽式炉、青花云龙纹大缸、蓝釉大缸，成化仿宋官青釉觚、簋式炉、贯耳瓶，弘治白

釉绿彩龙纹盘，正德青花阿拉文方盒、大盘、栏板，等等。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次发掘出土的瓷器不见于传世品和以往发掘资料中的还是有一定

数量的。传世品的数量已经不少了，但还有这么多品种不见或罕见于传世品中，原因应是多方面

的，而当时生产量小、成品率低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像永乐青花釉里红云龙纹梅瓶、釉里红云龙

纹梅瓶、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可能从来都没有达到入选御用瓷器的标准。

六  出土瓷器的缺陷与制作工艺

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发现的小坑、小堆、片状堆积中出土的明代瓷器均是落选的御用瓷器。既然

落选了，或大或小都有些缺陷，那么都是些什么样的缺陷呢？我们对这批瓷器做了细致观察，发现

除极个别胎体很薄的器物在烧成过程中烧变形了，一般造型都很规整、端庄、大方，无变形现象，所

以变形不是落选的普遍缺陷，缺陷主要是在彩釉上面。

永乐釉里红瓷器的缺陷表现在釉里红花纹上，主要有二点。一是红色的色调不纯正，非浅即

深，有些色调很浅淡且泛白，如釉里红云龙纹梅瓶；有的色调很浓，呈深红泛黑色，如釉里红云龙

纹梅瓶；还有些呈青黑色或黑泛红色，如里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二是花纹的边缘模糊不

清，色调往往呈深红泛黑色，如釉里红云龙纹靶盏等。此外，个别器物也有变形的。

永乐、宣德红釉瓷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釉上。有三种情况：一是同一件器物色调深浅不一，有

的部位尤其腹以下色调过深，呈深红色，如永乐红釉梅瓶；二是有些器物色调过浅，局部釉面已泛

白色，如永乐红釉云龙纹梅瓶、红釉僧帽壶、红釉靶盏等；三是有的器物中下部色调较深，呈深红

色，上部泛白或呈白色，如永乐红釉梨形壶等。总之，达不到鲜红或宝石红的釉色标准。

永乐紫金釉瓷器的缺陷也主要表现在釉上。所追求的紫色釉色调应该泛金黄色，实物中大都呈

酱红色，色调较深，如紫金釉靶盏。

永乐黑釉鼎式炉是因三足粘在了垫烧的窑具上而被废弃。

永乐、宣德白釉瓷器大多是因为釉色白度不够，釉面发暗而落选，如宣德白釉卧足碗。

宣德洒蓝釉瓷器的缺陷也是表现在釉上。洒蓝釉，又称雪花蓝釉。成功的洒蓝是指在蓝釉中自

然分布着白色的斑点，如同雪花洒落。而这次发掘出土的洒蓝，釉色较深，斑点不明显，分布不自

然，如宣德洒蓝釉刻云龙纹大罐、洒蓝釉碗等。都没有成功的洒蓝釉的效果。

宣德孔雀绿釉瓷器的缺陷主要是剥釉，如孔雀绿釉青花鱼藻纹梅瓶、梨形壶、盘等。瓷器的釉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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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露出胎，显然有失美观，自然就落选了。

宣德仿哥釉瓷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釉面开片上。哥窑瓷器釉面开片有粗有细，被称之为“金丝

铁线”，十分醒目。这次发掘出土的仿哥釉瓷器的开片线条很细且浅，如仿哥釉四棱小罐等，只有

在近处才能看到，仿哥的效果很差。

成化仿宋官青釉瓷器的缺陷主要是釉色达不到宋官窑青瓷的效果。宋代官窑青花的釉色一般呈

粉青、天青、青灰色，成化仿品的釉色呈淡青或深青色，不是浅就是深，如仿宋官青釉觚、簋等，此

外，釉面的感观效果也不如宋官青釉。

成化斗彩瓷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彩的颜色或填彩的效果上。

宣德至正德青花瓷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青花发色和色调上。

通过以上对明代御窑落选瓷器缺陷的分析，可知其多是因为彩、釉的呈色效果不佳而落选的；

仿品是因为与被仿瓷器的釉面效果相去甚远而被废弃的。细致分析，这些缺陷基本上是在烧成这道

工序中产生的，说明明代御器厂的烧成技术不像以往人们所说的精湛得不得了，尤其是在烧成温度、

烧成气氛的控制上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这釉里红瓷器和铜红釉瓷器的烧成上显得尤为突出。

七  瓷器的字款与御窑设置时间

在这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瓷器上除了有年款之外，还发现有“局用”〔图二十五〕、“局”〔图二十六〕、

“厂内公用”〔图二十七〕、“官用供器”〔图二十八〕等字款。此外，还发现了一块“赵万初”铭残瓷瓦〔图

二十九〕。据所在的器物和地层叠压关系推断，其年代均为明代初年，下限不超过宣德时期。

关于“局用”、“局”字款，“局用”字款刻写于白瓷碗的内底，为洪武时期；“局”字款刻写于白瓷碗

的外底，为宣德时期。两者的“局”字意义应相同，即均代表某一个机构。查与御窑有关系的“局”的

机构，只有元代的浮梁瓷局。浮梁瓷局是元代中央政府在浮梁负责宫廷用瓷的机构。元朝灭亡，该

机构自然就不存在了。进入明代，宫廷用瓷一事就归新设置的御器厂（最初称陶厂）来负责了。推测

开始工匠们把负责宫廷用瓷机构叫御器厂可能还不习惯，继续称为“局”，这与明代正德《饶州府志》

卷一《建置沿革·浮梁县》“景德镇”条“国朝设局以司之”的记载相吻合。

“厂内公用”字款以青料书写于白瓷碗的外底，楷书，外有双圈。其年代为宣德时期。“厂”字的

意义应是“御器厂”。据明万历二十五年王宗沐《江西大志》卷七《陶书》陆万垓的续补条载，明洪武

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在景德镇之珠山设御器厂，“解京供用”。

“官用供器”字款是以铁料书写于白瓷盘的内底部，年代为洪武时期。顾名思义，“官用供器”即

是官府所用的供器。但供器一般没有这样的字款。由此推测，这样的白瓷盘有可能是样品，供器白

瓷盘的照其形制尺寸制作。

“赵万初”铭残瓷瓦。“赵万初”，人名，为洪武初浮梁县丞。铭文以铁料书写于瓦凹面的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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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五〕 “局用”款白瓷碗 （洪武时期） 〔图二十六〕 “局”字款白瓷碗 （宣德时期） 〔图二十七〕 “厂内公用”款白瓷碗 （宣德时期）

角，铭文为：“风火匠方南、万字三号

张孟祥、甲首吴昌秀、浇黑凡（樊）道名、

监工浮梁县丞赵万初，作头潘成，监

造提举周成，长宁都。”由此可知赵万

初是以浮梁县丞的身份监工。

从这五件器物上的字款来看，明

代洪武初就在景德镇设立了官办的窑

场，烧造建筑急需的瓦，也生产生活

用瓷。这时的窑场可能就是明崇祯《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上所记的“陶厂”。本地人沿袭

元代浮梁瓷局的旧称，将“厂”也称“局”。其实这时的“陶厂”已承担了类似后来御器厂的职能。清代

蓝浦《景德镇陶录》中说明代御器厂设于“明洪武二年”，可能就是基于此。据明崇祯《关中王老公祖

鼎建贻休堂记》石碑载：“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堇烧造。”可

知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始有“御器厂”这个厂名。“陶厂”改名“御器厂”后，需要开展修整

甚至扩建等活动，所以就有了洪武三十五“始建御器厂”、“始开窑烧造”等说法。又因为御器厂建立后

不是一年接一年的不间断烧造，中间有可能间歇几年，间歇的时间有的可能在某个皇帝在位的晚

期，新皇帝即位后重新颁布诏令开始烧造，所以文献中就有了“宣德初置御器厂”、“正德初置御器厂”

的记载。

从以上五件字款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表明，将景德镇明代御器厂设置的时间定在洪武二年

（1369）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这批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内容丰富，填补了以往考古发掘资料、传世品和文献记载

的不足，解决和初步解决了明代御器厂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必将对全面、深入研究明代御窑有推动

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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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八〕 “官用供器”款白瓷盘 （洪武时期） 〔图二十九〕 “赵万初”铭残瓷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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